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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说 《西 游 记 》中 唐 僧 身 上
的肉 ，吃 了 可 以 长 生 不 老，固 而
西天 路 上 出 了 无 数 事 端，众妖 竟
相设 圈 套 、施 法 术 欲 拿 唐 僧 食
之。“白 骨 精”不 必 说，连 神 仙
的童 儿 、侍 女 也 动 了 干 戈 。孙 悟
空等 三 徒 儿 ，为 保 护 师 傅 不 被 生
吞熟 煮 ，并 取 回 真 经，则
历尽 艰 辛，吃 够 了 苦 头 。

如果 说 那 仅 仅 是 神

话，今 之 争 吃 “唐 僧 肉 ”
的现 象 ，却 是 实 实 在 在
的。这 可 否 算 一 种 妖 气 ，
对此 笔 者 难 下 断 语 。但 此
气对 企 业 来 说 不 能 不 说 是
一大 灾 害 。

譬如 “官 倒 ”这 些 亦
官亦 商 、官 商 合 一 的 老 爷
们，或 受 金 钱 诱 惑 ，曲 解
现行 政 策 ，或 钻 改 革 空
子，利 用 权 威 、打 起 搞 活
旗号，充 当 “二 传 手”，
原材 料 几 经 倒 手 、便 身 价
倍增 ，工 程 几 经 转 包，钱 钞 便 饱
私囊 ……然 而 ，最 终 将 负 担 尽 转
嫁于 企 业 ！

又如 拖 欠。买 贷 付 钱 ，妇 孺
皆知。基 建 资 金 不 落 实 ，或 私 抬
建设 标 准 ，或 扩 大 规 模 ，工 程 竣
工三 年 五 载，欠 款 难 付 。可 怜 施
工企 业，茹 苦 含 辛 ，建 成 楼 厦 ，
反落 个 债 台 高 筑。某 一 国 营 建 筑
公司 ，被 五 十 九 家 拖 欠，金 额 高

达一 千 九 百 二 十 七 万 ，年 付 利 息
三百 六 十 余 万 ，其 日 子 难 过 程 度
也就 可 想 而 知 。

再如 “好 处 费”.基 建 投 资
压缩 ，建 筑 业 本 已 处 在 “僧 多 粥
少”的 困 境之 中 ，乡 缜 建 筑 队 又
潮水 般 涌 入 ，加 剧 了 抢 粥 吃 的 局

面。而 建 设 单 位 某 些 身 着
“ 妖 气 ”的 掌 权 者 ，确 定 粥

施何 人 ，不 是 看 质 量 、工
期、算 价 是 否 合 理，而 是

“ 水 涨 船 高 ”，张 口 高 指 标
“ 回 扣”，闭 嘴 个 人 “好 处

费”，始 为 彩 电 、冰 箱 ，现
为现 钞 ，少 则 四 位 数，多 则
五位 教 。企 业 苦 于 政 策 规
定，“投 标 ”便 连 连 落
第。

还有 摊 派 、敲竹 杠 者 ，
各据 一 方 ，均 有 陈 词 ，稍 有
违背 ，定 是 要 你 吃 不 饱 兜 着
走。

如此 你 剥 他 食 ，别 说 一
个唐 僧 ，就 是 十 个 、百 个 也 怕 很
难填 满 肚 腹。昔 日 取 经 路 上 ，妖
怪虽 气焰 嚣 张，但 难 逃 大 圣 的

“ 火 眼 金 睛”。今 之 妖 气 ，来 势
之猛 ，其 手 段 之 多 变 ，圈 套 之纷
繁，大 有 超越 古 妖 之 趋 势 ，一 个
金猴 恐 怕 已 不 是 敌 手 ，需 要 千 万
金猴 奋 起 ，万 棒 打 杀，方 可 荡 除
妖气 。

爆炸 声 中 （报告文 学 ）
夏智 明　刘 耀 武

改革 如 潮，百 舸 争
流，竞 出 了 千姿 万态，
浪花 激扬 处 亦 时 有 沉
渣.

一九 八 七年十一月
十一 日 。

下年，宝 鸡 消 防 器材厂 的 锅炉房 里，锅炉 工
孟庆 文，正拨 弄着如意 算盘 。

到了 年底，咱也要 成 万元户 了 ！
“孟 庆文 ，你 们家 着火 了 ！”
“ 啊！”

家属区五号 楼。烈 火腾腾，烟笼雾 罩 。
跑得上气不接 下 气的 孟庆文不 顾楼板还在 塌

落、崩 裂 ，居室还 在 燃烧 、爆炸，不 顾—切地冲
向一楼 十一号 房 间 。

从1985年开始，他便 是 这个房间 的 主人 了 。
三口 之 家，两室一厅，条 件不 差，正好 “发 展 第
二产 业 ，治 穷 致富！”

从而 关 门 闭 户 ，戒 与 人往，务 花 畜狗，喂鸡
养猫，打猎 炸 鱼，无所 不营 ！

小打小 闹，吃力 费 劲 收益 少，不如来个舍却
孩子套大狼，搞 搞 花 炮烟 火热 门 货 ！

于是 便利用 锅炉工 闲适松散之便。非法 购来
了燃爆原料和产品商标，白 天在野外试制配方 ，
晚上关起 门来 卷 炮 ！

他老 婆 则经 常奔波于金 台 、清姜 、虢镇 、阳
平之 间，临 街招徕 ：亦见夫妻共同摆 设摊点，或
零售，或批 发，若遇本厂职工则 以替 舅父 代 售 一
掩而过 ！

这个隐 秘的 地下 作坊 很快就有 了 数 以 千计的
积蓄，只 待这批 货物 出手 ，便可突 破万元大关。

孰料，今天这批货 却 不 等 无证经营 的主人 出
手，不甘 压 抑 地 “自 谋 出 路”，腾空 而起 了 ！

“ 杜鹃 啼”“彩球弹”……诸多 烟花火炮
一阵 阵 发 出 哀怨 和 啼啸 ，无情 地爆 烈着，撕扯着

孟庆 文 的 心肺 ！
妻子 何 在 ？儿 了 何

在？

还有 她，那 个每 月
十二元 雇 来 的小 工 。

孟庆文 额头渗 出 了 冷汗 .
这日 下 午，孟 庆 文 的 老 婆恰巧 抱 着 儿 子 去 逛

街了.
已经习 惯 于 被反 锁 在 房 内 的小 工 玉勤，一边

装着 花 炮，一边伤 心 地啼哭，她 痛恨 孟 庆 文夫妇
贪得无厌，不择 手段，虚伪 狡 诈 ，奸 险 阴 毒……

眨眼 间，一团 红光掀起一股热 浪 把 她 冲得 紧
紧地 贴在 墙 上……

她已被 无情 之 火 烧 焦，但 依然 站着……
孟庆文夫妇被 收 审。这起一人 死亡，直 接 经

济损失 十 四 万元的 重大爆炸事故，将向人们揭 示
什么 ？

改革如 潮，浪 淘 沙……

文苑
本版 编辑　叶 广 苓

原中 物 语 （二 章 ）
李宏 志

酸枣

酸枣 出 在 秋 里，长
在原畔 上 ，树 不见得 高
大，而裹满 一 身 的 尖
刺，越 是 深秋，那 枣 儿
愈红，一股一股 的酸 果
儿就缀 满 整个 山 原 。

总想，这酸枣 是 个
奇物，平地 里 不 生，却
偏偏 要 出 在崖顶，而 且
常常 是 立在险 危处。若
寻其 根，总 在 硬 土 之
中，树 虽 盈 尺，根 却长
出数 米，看着 崖 缝 里 有
根暴起，但 却 极 难 掘
取.

酸枣 是 崖 中 之 物，

崖有多 陡，枣儿 就有 多
高，崖 土有 多 硬 ，枣刺
便有多 硬 ；崖 立于 谷地
而不 垒 ，枣 根就扎于崖
中而丕折，

酸枣 是有 着 崖 的性
格，才常 常 临 危 居险 ，
即使遭到狂 风 恶雨，枣
树也 不 屈 折。因 为酸 枣
深知 ，任 何一 点怯懦 ，
都会 将 自 己 毁 亡，唯 有
刚强 挺立，才 能果 实 累
累。

野菊

是原中之 物，出在
荒野 中 ，多生 于 田 埂 、
道旁 、原边 上.总是一

窝窝 的 长，一 片 片 的
开，花 虽 不大，且黄亮
亮的 耀眼 。

深秋 里 ，花 草都开
始凋 零 了 ，而野 菊 则 格
外地有 了 生机：叶儿幽
幽的绿，花 儿 灿 灿 的
黄，轻 风拂来，满 原上
就一片金 秋之气。

野菊 为 荒 山 野 土之
子，土 为 俗物，它 便也

是俗物，土一片寂 寞 ，
野菊也耐得住冷漠 ；即
便有 人 为 它 感 叹，替 它
赞美 ，或许 将它植于 园
中，而野 菊 总是 默默 地
生长 ，淡 淡 地开放，全
然不 象 同 类 那样娇艳 ，
极尽 媚 姿，以取 众 人之
宠。野菊 毕 竟 有着 高 洁
的品性，尽 管 它是长在
荒原野 洼 中 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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